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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夫之哲学本体论基础的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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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夫之在主客、体用之间互为条件的交互性上,建立了一种基于主客交互性的关系哲学,超越了认

为主观或客观的某一方有着绝对的逻辑优先性的思维模式。事物不仅在属性上发生着变化,而且事物的存在本

身就处在一个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之中,由此,道、人性同样处在一种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过程中。王夫之过

程论的哲学基础建构,打破了线性、僵化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张扬了天与人存在的创生性、能动性与开放性,对人

的本体论地位和人在世界中的意义作了一种革新性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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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往往认为,王夫之是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
因为其哲学是以“气”的概念为基础的。不过,实有

对生活实践的“用”即“功用”,或主体与实在的能动

性联系,在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

位,这一点目前学界尚未有太多关注。王夫之通过

天人(客主)、体(本体)用(作用)间的交互性来建立

自身的哲学体系。在这种意义上,王夫之哲学乃是

一种关系哲学,通过主客能动的交互性而超越了一

般意义上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哲学。人们已经对

王夫之的辩证法作了许多讨论,认为他指出了事物

的矛盾运动和变化发展。而王夫之认为事物不仅一

直在属性上变化发展,而且事物的存在本身就处在

一个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之中,从而开辟了一种新

的哲学思维方式和视界,打破了把存在看作现成之

物的定势,超越了种种的实体性哲学。基于此,他又

指出了道、性都处在不断创生的过程之中———而这

里一切,都充分地揭示了天与人的实存之开放性与

能动性,并都极好地体现了其根本性哲思的辩证性

与突出的思辨张力。

  一、主客交互性是王夫之哲学的基石

王夫之通过天人、体用间能动的交互性来建立

自身的哲学体系,从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主观主

义与客观主义哲学。尽管“诚”(即实有)是本体论的

基础,然而本体存在的确证需要通过“用”来达到;而
正是由于在存在的层面上,体是用的根据,所以才有

可能通过用来认识、确立体的实存。王夫之首先运

用“由用以得体”的方法,凭借天对于人的功用,来确

立世界的实在性,又转而指出作为“诚之者”的人“不
能绝物”,只有在天人创造性的相互联系中,人的生

存和自我实现才成为可能,由此,他又提出了竭天成

能、以人造天的强音。在此,体是用的存在理由,用
是体的认识理由。王夫之从生存实践出发,根据存

在上实践之用依体而有,以果溯因,“由物之用来而

知物皆实有”,在此基础上,王夫之不仅实现了中国

哲学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从以物理形态的具体事物

(气)为本到物质世界的本质属性(实有)的飞跃”,而
且建立了一种关系哲学或主客交互性哲学,由此超越

了一般意义上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哲学[1]。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专门的讨论中,李光宽

等[2]指出,“‘太和’是体,‘物我之万象’为用,体用不

同,而又相互依赖”,由此解释“体用胥有而相需以

实”,认为王夫之哲学中“体用不二”的方法,其研究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人们往往侧重阐述王夫之

唯物主义的立场,而较少说明王夫之论证世界实存

性的进路、说明“用”作为主客能动联系在哲学建构

中的某种本源性意义,未能充分阐释其哲学根基建

构中“由用以得体”的源初性步骤,未充分揭示“由用

以得体”相对于“由体而达用”在体系架构上某种意

义的优先性,因而并未真正彰显王夫之哲学在思想

开端处的体和用、主体与实在的富有张力的统一性,
及其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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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念涵义方面,在王夫之哲学中,“体”指本

体,用指功用;“用”在王夫之的哲学中有认识论的功

用和实践哲学的功用两重含义。关于认识论的功

用,王夫之说:“言太和絪縕为太虚,以有体无形为

性,可以资广生大生而无所倚,道之本体也。二气之

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虽即太和不容

已之大用,而与本体之虚湛异矣。”(《张子正蒙注》卷
一)象是实在作用于主体而形成的显象 ,是主客体

相互性的体现,因而在此,“用”指的是认识论意义上

的功用,即实有本体在形成显像中的功能。“乃循其

显者,或畧其微;察于微者,又遗其显;捐体而狥用,
则於用皆忘;立体以废用,则其体不全……”(《周易

外传》),这里王夫之把“显”“微”分别与“体”“用”对
应起来,也说明“用”是被显现的显象。

在体与用的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上,王夫之主要

立足于实践活动,通过经验世界对实践的必要性(而
不仅是认识的必要性)来说明世界的实存性。而这

又是由于,在体与用的本体论的关系上,世界必须要

具有实在性,人类生活才得以可能,世界才对于我们

的一切活动具有各种功用。王夫之认为,事物之所

以实在,是因为它有其存在的原因。一切实存都在

一定因果联系之中,王夫之说:“物物相依,所依者之

足依,无毫发疑似之或欺。”(《周易外传》卷二)这样,
既然我包括心识在内的整个生活,都须依赖于外在

的世界,那么就可以从世界对我的当下存在的功用

来证明世界的实存。除非不衣不食,只要人欲求外

物,便已承认世界的实在。我之所以欲求某种事物,
是因为我断定,存在某种事物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如
果我确定该物是虚幻的,我就不会欲求之。人对事

物的依赖表明,人已经以某种方式把握到、承认了事

物的存在。没有世界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它对于我

们生活的功用,因此,不能够把实有看作不可依靠的

而说它是虚妄。而另一方面,体是用的存在上的根

据,用依赖于体。“用者必有体而后可用。”(《张子正

蒙注》卷三)“用即体之用,委不可分。”(《读四书太

全说》卷四)正是因为在存在上体用的这种依存关

系,我们才能够在认识上从用追溯出体的实存。
在哲学的基础问题上,王夫之有其明晰的方法

自觉。他对不同的哲学进路作了批评性反思,认为

遵循显见者往往忽略精微,放弃了本体而局限于用,
而关注精微者往往忽略显见,遗忘了用,把体用截然

分开作为两个东西,就未能理解体是用的依托。“乃
循其显者,或畧其微;察于微者,又遗其显;捐体而狥

用,则於用皆忘;立体以废用,则其体不全;析体用而

二之,则不知用者即用其体;概体用而一之,则不知

体固有待而用始行。”(《庄子解》卷三)在此,王夫之

哲学达到了主体与实在、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根据

世界的“用”、实有对于生活的价值,我们把握到本体

的存在,而本体的存在又是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王
夫之首先由用以显体,又由体而达用,通过对体用的

统摄来建构其弘大整全的哲学。王夫之说:“天下之

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

哉? 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

需以实,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故曰:‘诚者物之

终始,不诚无物。’”(《周易外传》卷二)这种对思想本

身的思想使得王夫之哲学更富于深刻性与合理性。

  二、王夫之对实在的过程性阐释

王夫之不仅有力地确立了世界的实存性,反对

佛家认为“一切皆幻”的立场,而且打破了把存在看

作现成之物的看法,超越了种种的实体性哲学,其思

维的张力或辩证品质体现在,他不仅认为事物在属

性上发生着变化发展,而且认为其存在也处在一个

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之中。以此,他把实在性与过

程性、开放性与能动性统一在同一个本体基础之中。
宇宙间的实存本是一个不断创生的过程,天地

之化日新,宇宙之絪縕本体并非某种固定不易之物,
其存在乃是不断更新而生成的过程;这种作为“至
常”的生,就不仅只是样态上的变化,更是其存在本

身的更替。“天地之间,流行不息,皆生焉者也。故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外传》卷六)天地之

间的实在并不是一种僵化、固定的实体,而是处在不

断由实而虚、由虚而实的更新替换过程之中,虚实往

来是事物自然的运行法则。“自虚而实,来也。自实

而虚,往也。来可见,往不可见。来实为今,往虚为

古。来者,生也。然而数来而不节者,将一往而难

来。一嘘一吸,自然之势也。故往来相乘而迭用。”
(《张子正蒙注》卷一)而且,此“生生”乃是事物自我

生成的过程,事物出于自身内在的力量、由于内在的

原因,而产生自我的新陈代谢。
“太和絪縕之本体”是阴阳融和未分时的宇宙的

本原状态,但这种状态中实有本体已经蕴含了宇宙

创生的动力(“几”),“几”不仅仅是事物空间运动、性
质变化的动力,它首先是实有在存在上自我更新、不
断生成的动力,是对实有本身创生的动力。在絪縕

化生的过程中,事物时时消失、时时生成,形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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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化日新”的状态。不仅天上的日月风雷、地上的江

河湖波在发生着运动与变化,而且看来似乎并未变

化的人身的发爪肌肉,都时刻在自我更新。陈来[3]

认为,“首先,所谓太和絪縕的‘必有之几’,是太和内

在分化的本性;其次,‘动之几’则是指聚散、屈伸、变
化的初始变动之妙。前者是气体,后者是气化,从必

有之几到屈伸相感之几,是有所先后的。”他恰当地

对两种“几”进行了区分,然而,“必有之几”指的不仅

是存在样态、方式上的变化,而且是存在本身的更

替、不断地重新构成。在这絪縕生化的过程中,种种

事物虽然表面上仍是原来的存在,但其实存在已经

发生新旧交替,事物现在的气与过去的气并非同一

气,原来的事物已经不复存在[4]。“故一物亡而一物

生,一 事 已 而 一 事 兴,皆 太 虚 之 和 气 必 动 之 几

也。”[5]。
实存者由于自身的力量,而自身实现着存在的

更替。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的内部,事
物由于自身的阴阳二气交感相荡而不断更新生成,
基本的阴阳之气不仅有差异(因阴阳之性)而具有

同一性(由气之实),更具有能动性的交互性关系,
其间发生的丰富微妙的作用,并非“自矛盾”所能

限定。
在“诚”的世界之中,有一种特殊的“诚之者”,后

者既作为“诚”者而实在,又是能使得种种实在得以

“诚”起来、得以存在的实在。如果说“诚者”是自身

变动不居、自身更新生成的实在,那么诚之者就是自

觉的自我更新生成的实在,凭借此创造性存在,“以
人道率天道”,则“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尚书引

义》卷三)既然诚乃是“无对之词”,“实”而无妄,而实

在在王夫之看来乃是生生而日新的实在,人作为“诚
之者”就是参与到天地大化流行之中,使得事物得以

实在起来的能动性存在,使得事物的存在不断得以

更新的创造性生命。
可见,王夫之对人的本体论地位或人在世界中

的意义作了一种革新性的理解。人并非仅仅作为宇

宙中一个渺小的事物而存在,却作为天地间的精华、
其创发性本质的凝聚而存生,作为这种创发性的真

正体现,他达到了存在的能动性的高峰,他能够把世

内种种实在的创发性与开放性充分实现出来,并以

此成就自身的独特生命。而人的创造性并非物源之

水,却包孕在太虚和气的本源之几中,有着本体论上

的深层基础。在这种哲学中,决定论的那种顽固框

架与链条被强力地冲破,对本体论上的原因性与开

放性又得到充分与合理的解释,的确,它有着整全恢

弘的体系和自成其说的基础性建构。

  三、王夫之对道与性过程性的重释

就这实在而自我超越的世界而言,其器与道都

非固定可执之物,不仅器变化日新,道的存在也是随

器之化而不断生成、更新的过程。
王夫之反对先验主义中绝对不变的“定理”的观

念,指明“理”与 “道”规范性领域的所包含的殊异

性、开放性,与不竭的生命力。他坚决拒斥一切脱离

物质世界、并高高地凌驾于物质世界和人类生活之

上的先验固定的理则,认为理“变化而日新”。“无其

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器矣,岂患无

道哉? ……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诚然

者也。”(《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事物的存在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理则为根据,但是这种理则

是关于事物生成变化的法则,是以已有事物的实存

为内容和依托的。事物是不断生成、发展的,作为事

物法则的理也由于新事物的产生而不断生成;新事

物在历史中不断显现,所以“道因时而万殊”(《张子

正蒙注》卷五)。人道离不开人类的生活实践过程,
此人道以其开放性、创造性为特征。这样,王夫之冲

破了自古以来的种种哲学家(尤其程朱一派),把道、
理看作先验现成的理则的框架,对把社会层级、差等

性的礼法看作永恒合理的实践哲学作出了根本的审

视,其深沉的识度体现了对传统的睿智反思的眼光,
其批评精神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尤其是

近代思想启蒙来说,是富有启发性意义的。
而且,人之自性同样不是某种固定的先验存在,

性的存在是一个不断生成、更新的过程,而且是一个

基于人的能动实践而“日生而日成”的过程,充分地

张扬了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高扬了生命的开放性。
人性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挥着作用,时刻影

响着人们行为的方式,但又是通过践行不断被重新

塑造、形成;不仅人的行为随着不同的处境、体验而

有所变化,连人最内在的自性也绝非固定现成;因
此,人就是除在人性自我实现、不断发用过程中的能

动性存在。王夫之重新阐释了“继善成性”的内涵,
指出“命日新而性富有”,“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

以成”,天所赋予者不断更新,因而性也能通过实践

的过程得以完善和实现:“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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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也”。(《尚书引义》卷三)人能够通过在充分运

用和发挥现有的内在条件,不断更新、完善自身的人

性,其关键在于“君子善养之”。(《尚书引义》卷三)
周子、朱子等宋儒常提倡通过“静”来达到寡欲

的目的,但王夫之认为,德性的挺立应当凭借“动”、
通过积极的实践发展自身的品性,自性的圆成应在

物我和天人的相互性中、在其逐步的统一中实现。
“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读通鉴论》卷十)
没有实践的锤炼,没有经验的积累、习惯与德性的努

力涵养,仅靠静养、沉思是无补于事的。因此,要“诚
之”,就要通过现实的能动实践,使得种种外在事物

合理生成,使得自我之性合理生成,达致德性的实有

诸己。因此,人性不是先天现成的,而是通过能动的

活动过程建立的,人能够通过实现人性来规定自身

的生命,体现了人的生命的主动性。
可见,王夫之的哲学是天人一贯的,其统一性

的哲思视界与对待宇宙人生的态度,必定淹贯于

对种种哲学问题的深思,其本体论是一种动的哲

学,实践哲学也就具有强劲的变革意识与鲜明的

刚健精神。

  四、结 语

王夫之把哲学建立在主客、体用之间的交互因

果性上,超越了认为主观或客观的某一方有着绝对

的逻辑优先性的思维模式。在王夫之哲学中,宇宙

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僵化的

自在之物;道、人性同样处在这样一种新陈代谢、生
生不已的过程中,其哲学基础建构打破了线性、机械

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张扬了存在的创生性、能动性与

开放性,充分体现了哲学的辩证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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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onFoundationofOntologyinWangFuzhi’sPhilosophy

ZHUHui-hui
(SchoolofPhilosophy,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Abstract ThispaperattemptstodiscusstheontologicalfoundationinWangFuzhi’sphilosophy.
WangFuzhigroundedhisphilosophyonthemutualitybetweensubjectandobject,betweenTi(nou-
mena)andYong(function),thusestablishedarelationphilosophybasedonthemutualitybetweensub-
jectandobjectindispensabletoeachotherandtranscendingtheparadigmofthoughtthattakesoneside
ofsubjectandobjectasholdingabsolutelogicalpriority.Theattributesofbeingsalwayschangeandbe-
ingsthemselvesalsoexistinaprocessofcontinuousrecreation.Therefore,Taoandhumanityarealsoin
acontinuousmetabolicandrecreatingprocess.ThegroundingofWangFuzhi’sprocessphilosophysma-
shesthelinearandrigidworldview,andhighlightsthecreativity,spontaneityandopennessofboththe
worldandhumanbeings,committingtorenovatingpromisesfortheontologicalstatusandsignificanceof
humanbeingsinth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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